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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

l 作者 自 述

介子微 ， 出生于湘西 ， 暂居深圳一隅 。 喜欢一切

微小的事物 ， 难免亦沾带一些小女子 习 性 。 曾 以 为人

生就是一场平淡 的旅程 ， 但意外 因 文字而化蛹 成蝶 。

面对现实 的苍 白 ， 沉迷于文字 的 丰富 。 涉猎广泛 ， 纯

文学 ， 都市小说 ， 爱情小说⋯⋯ 皆有戏笔涂鸦 。 因 自

觉归类于平凡的普罗大众之列 ， 亦 由 此 自 封为草根文

学的非著名 代表人物 。 现供职于全球 500 强企业富士

康科技集团 内 刊编辑部 。



自 序

每个村庄都有秘密

秘 密 ， 它 太复 杂 ， 太 宽泛 。 它 无 可 形容 。 有 时 候像 一 块 浑

浊 的 水域 。 等 它 澄静 下来 ， 里 面 其 实 并 没 有 什 么 。 但是 它 存在

着 ， 自 有 它 混 乱 的 境界 。 只 要 有 人存 在 的 地 方 ， 秘 密 的 本质 就

包 含 了 欲望 的 成 分 。 在这个 欲望 已 经 变 质 的 年代 ， 人 生 需 要 有

一 种 力 量 来 抵 抗 绝 望 和 虚 无 ， 从 而 确 定 行 走 的 方 向 和 坐 标 。

听 ， 是 一 种 行 走 ； 阅 读 ， 也是 一 种 行 走 。 它 们 是 获取心 智 成 熟

而 不 迷 失 自 我 的 捷径 。 倾 听 与 阅 读 ， 这 两 者 都 生 来具 有 一 种 窥

视 的 姿 态 ， 是 两根 可 以 栖 息 幻 想 的 繁枝 密 柯 。

或 许村 庄 只 是 一 个 壳 。 我 们 在 这 里 出 生 ， 长 大 ， 然 后 走

失 。 壳 被扔在原 地 。 它 碎在 那 里 ， 像 一 个 不 合 时 宜 的 包 袱 。 而

我在这个 壳 里 一佐 二 十 几年 ， 直 到 多 年前 才 开 始 出 来 游 历 。 其

间 也 有 过短暂 的 出 远 门 ， 但 从 未 想 过 要 离 开 它 。 我 话 语 不 多 ，

很少 串 门 ， 喜 欢在 田 野游 荡 ， 去 山 顶 吹 风 。 所 以 我 收 获 故 事 的

渠道 ， 除 了 身 边 的 亲 人别 无 它 途 。 但 是 我 相 信 ， 有很 多 真 正 隐

秘 的 事 惰 ， 她们 是无 法用 叙述传递 给我 的 。 我 用 一 种 内 向 封锁

的 方 式 ， 切 断 了 咀 嚼 回 味 某 种 具 有 反 刍 一 般 快感 的 共 享 通 道 。

直 到 终 于 与 村庄产 生 隔 膜 ， 回 去 的 念 头 日 渐 淡 薄 。 我 承认 自 已

比 较 木灼 ， 比 较迟钝 ， 连叛逆都 来 得后 知 后 觉 。 而 十 几 年 的 青

春就这 么 一掷 ， 被土地沤成 了 一 片 虚 无 。 显 然 我 塑造 了 一 张 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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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被误读 的 脸孔 ， 写 满 了 老成 和疲 弱 ， 而 我 的 心 始终 觉 醒 ， 对

未来抱持 审慎 与 恐慌 的 态度 。 我 不 够 自 信 。 即 使我真 正 下 定决

心 用 笔梳理那 些 粘贴在 内 心 的 痕 迹 ， 我 也 很 少 在 自 己 稚 拙 的 作

品 中 体会到 脱绑 的 自 由 。

在虚构 与 现实 互 相 重 叠 的 过程 里 ， 村庄 变 成 一 个借 来 的 道

具 。 有 些人会 问 我 ， 为 什 么 还要 写 这种 日 渐 式微 的 东 西 。 我 想

我 是预 见 了 它 们 的 消 失 。 历 史 喜 欢 被 人 装 扮 ， 喜 欢 涂 脂 抹 粉 。

所 以 那 些 消 失 的 东 西 ， 最终会 变 成 一 种传 说 。 人 生 就是 一个被

覆盖 的过 程 ， 世 界 也 是 一 个 等 待 覆 盖 的 世 界 。 昨 天 被 今 天 覆

盖 ， 宁 静被 喧嚣覆 盖 ， 村庄被城镇覆 盖 。 而 覆 盖这个词 汇 ， 又

可 以 置换成 各种各样 的 说 法 。 比 如说掩埋 。 比 如说 湮 没 。 也 许

再过几 百年 以 后 ， 我们 会怀念 一 种 叫 做村庄 的传说 ， 会考证 它

们 陷 落在历 史缝 隙 里 的 秘 密 碎 片 。 但是这 一 刻 ， 文 明 的 进程 应

该 是趋 向 光 明 的 。 村庄 曾 经过得太 苦 ， 它 在 奔赴光 明 的 时候 由

不得放纵 一 下 ， 也是情有 可 辨 。 我 曾 在 一 篇 散 文 里 说过 ， 我 的

温 暖 而 潮 湿 的 内 心 里 ， 适合生 长 对村庄 的 依赖 和 覆 盖 一层 又 一

层 的 眷 恋 。 怀 旧 也是 一种 病 ， 它 能 够 引 发 任何 与 医 学 名 词 相 匹

配 的 病 体反应 。 这种病让我 明 白 ， 爱 与 恨 互 相依偎 。 而 我 终 究

不 过是 一介凡人 ， 做不 到 心 与 竹俱 空 ， 所 以 生 命里 不 断会有 计

较 。 说 到 底 ， 你 能 将欲望用 舌 头舔 出 一 个洞 来 吗 ？ 不 能 。 所 以

我 对村庄 的 某 些 变 化始终耿耿于 怀 ， 这也是惰 有可 辩 的 。

我 几 乎是在 一种逃 离状 态 完 成 了 与 村庄 的 对峙 。 始终不 明

白 的 是 ， 为 什 么 一 个人在 村 庄 呆 不 下 去 了 ， 却 能 够 被城 市 包

容 ？ 冷漠 而 温 情 的 城 市 ， 小 心 翼 翼 调 谐 着 人 与 人 之 间 的 距 离 。

像浮 萍路过 另 一 片 浮 萍 。 也 许我 的 生 命状 态 ， 生 来 只 适 宜 于疏

离 与 倾 听 。 我 只 有 站 在村庄 的 对面 回 望 家 园 ， 那 些 听 来 的 故事

才 能 找到 一种 宣 泄 的 出 口 。 我 想这 也 是 一 种 来 自 心 灵 的 残 缺 。

我 无法把 自 己 从正在经历 的 生 活 中 剥 离 出 来 ， 无 法 用 语 言 来枚

准 内 心 的 真实感 受 。 这 么 说 。 我应 该还是 一个适合在 回 忆 里 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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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 的 女子 。 我 的 记 忆 里有 一个关 起来 的 角 落 ， 放着 许 多 村庄伪

人和 事 。 而 村庄 里 的 百 姓 ， 聊着牲 口 就挪 不 动 脚 步 ， 不 为 沉 甸

甸 的 五 月 和 十 月 着 急 ， 在散漫 的 天 光云 影 里 ， 演 绎着 两 性 的 平

淡 生 活 。

一个人 的 回 忆 ， 往往 带 着喜 恶 ， 带 着裁 剪 的 从容 ， 必

然会虚 拟 出 另 外 一个大 千世界 ， 以 便供这被城 市 的 履 带 打磨得

粗糙 的 心 灵居住 。 所 以 ， 我 用 秘 密 这个词 当 作 擦拭这个世界 的

清水 ， 来驱逐 岁 月 这位大 师 安置在 我 们 头 脑 中 的 遗 忘程序 。 所

有 的 故事都 安 排在 一 种 虚 构 的 真 实 里 ， 笔 尖 滴 落 的 蓝 色 血 液 ，

也许开 出 的 并 非 矛 盾和 悻论之花 。 生 活 虚 构 了 我 们 ， 而 我 们 照

样不是企 图 在这 里 寻 找存在 的 意 义 ？ 活 到 最 后 ， 每个人都 只 是

一个 星 散 的 符 号 而 已 。

怀揣着秘 密 在 大地上行走 ， 不 管这秘 密 是别 人 的 ， 还是 久

远 的 ， 孤寂都 是 可 以 吸入脏腑 的 。 村庄 的 命运 巳 经 改 变 ， 风在

里 面 吹拂 ， 阳 光在 里 面 奔 涌 。 那 些 对 生 活 最初 的 激惰 ， 像持 久

流荡 的 河水 ， 并未在 岁 月 的 河床 里 干 涸 。 也 许 我 只 是借助 一 种

变 样 的 观察 ， 来 完 成 对 一 个 失 落 的 世 界 的 美 学 幻 想 和 心 灵 寄

托 。 这 里边 只 代表 一 种 可 能 ，
一 种 声 音 。 我们 在这个世 界抵达

了 很 多 想象 的 极地 ， 唯 独 不 能 在 纷纷扰 扰 中 静 静地抵 达 自 己 。

很 多 东 西 ， 最终在 深深 的 遗 忘之后 变 成 一 片 寂静 的废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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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 三 奶奶 忽然慌乱起来 ， 错 了 ， 错 了 ， 我 的 命不 是我捏 着 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

厨房后东墙角 ， 有一株老杏 ， 垂头丧气沉默了几年 ， 连带脚

下的一 口 老井也枯了 。 孰料人冬时地气 回 暖 ， 偏遇着百年难逢的

小阳春 ， 触动生机 ， 竟 自 不顾死活地开 了 满头满脸 。 花小而瘦 ，

类如米脂 ， 然而开得突兀 ， 又是一树的风骚妩媚 ， 就像久别重逢

的故人 ， 热情得过分 。

夏三奶奶心里犯啼咕 ， 当 即沐浴更衣 ， 沾着水把一头银发梳

得周周正正 ， 后面挽 了舍 ， 插一根色泽明亮的银眷 。 用一碗清水

供在神龛上 ， 另换了几枝檀香 。 取出 算卦用 的乌木块 ， 合在掌心

摇几摇 ， 双手撒开 ， 眼睁着看它们落地 。 屋子里光线太暗 ， 卦相

又实在奇怪 ， 夏三奶奶没看清楚 ， 只能歪着头认真地研究 。 琢磨

半 日 ， 仍是无解 。

吃过饭 ， 刘媒婆拍拍前襟下摆 ， 径直朝夏家大院走来 。 院子

里的南瓜架下 ， 夏兰一声不吭地蹲着 ， 摆弄还没有功夫拔掉的枯

藤 。 风干的茎叶耷拉着 ， 对折时发 出撕纸似 的脆响 。 刘媒婆放慢

窄窄的三寸金莲 ， 心里不住地可惜 ： 这 丫 头眉 眼倒还俊俏 ， 可谁

知道竟是个傻姑呢 ？ 夏兰轻轻 自 哼 自 唱 ， 像是怕 吵醒堆在瓜棚下

的石头 。

红梅堆了一脸的客气 ， 从灶台后起身搬椅子 。 刘媒婆刚落座 ，

竹背椅痛苦地叫 了一声 ， 歪 了 。 刘媒婆从地上爬起来 ， 主客两边

都是万分的不好意思 。 刘媒婆操起搅食棒 ， 问 ：

“

煮猪食么 ？
”

挑

开盖在上面的 萝 卜 白 菜 ， 露 出 一簇 白 米 ， 已 有八分熟 ， 又笑道 ：

“

你家猪倒老实 ， 闻到饭香也不叫 唤 。

”

红梅往灶膛里添了把劈好

的松树根 ， 心想 ； 我倒是愿意它们 叫 ， 这屋子冷清得像住 了一屋

子死人 ， 嘴上却说 ：

“

刚喂过 ， 这是准备晚上的 。

”

刘媒婆赞道 ：

“

夏高有福气 ， 娶了你这么个勤快的婆娘 。

”

红梅想笑 ， 心里却滚

． 过一道凄凉 ： 勤快有什么用 ， 勤快能变出个息来 ？ 嘴上仍客气着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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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 自 己刚坐过的矮板凳拎出来 ， 放在刘媒婆叉开的胯下 。

刘媒婆却再不肯屈膝就座 ， 眼光曲 曲 弯弯 ， 早盯在夏三奶奶

闭紧的偏房门上 。 红梅心有所动 ， 但知道 自 己再难有所作为 ， 倒

不如不去碰这晦气 。 刘媒婆转过头 ， 嘴里 巴 咂着 ：

“

喂 了几头年

猪 ？
”

红梅正思量如何抽身 ， 心不在焉地答 ：

“

三头 。

”

刘媒婆两眼

放光 ：

“

这么多 ， 怕不是等着预备做喜事 ？
”

红梅心慌意乱 ， 见刘

媒婆不动声色间引人正题 ， 不得不小心应付 ：

“

我一个婆娘家 ， 又

没本事出去讨饭吃 ， 除了这个能干些啥 ？
”

刘媒婆眯着笑眼 ， 菊花

纹一抖一抖 ：

“

老二也不小了 ， 该找个过 日 子的人了 。

”

红梅叹气 ：

“

我们夏兰你又不是不知道 ， 谁家不想过舒坦 日 子了 ， 非要揽这宗

罪受 ？
”

刘媒婆拍手 ：

“

真要诚心 ， 这样的人家未必没有 。

”

红梅
“

哦
”

了一声 ：

“

刘奶奶你吃的是媒婆饭 ， 见多识广 ， 帮我们夏兰

多 留意一下 。

”

见红梅说的不咸不淡 ， 刘媒婆不好再遮遮掩掩 ：

“

左邻右舍 、

乡里乡 亲 的 ， 夏兰这孩子我也操着一份心呐 ！ 不过也得问 明 白 ，

这孩子是留着还是嫁出去 ？
”

红梅疑疑惑惑地说 ：

“

听她奶奶 口 气 ，

倒是要留 的 。 你老也知道 ， 夏荷死不开窍 ， 铁了心是不认这个家

了 。

”

想着夏荷一文不名地从家里跑了 ， 她这个当妈的又是疼又是

怨 。 刘媒婆拉着她的手拍了两拍 ， 安慰道 ：

“

要不说夏兰命好 ， 真

是巧了 ， 现有一户 人家男 丁旺 ， 家又穷 ， 置不起家当 ， 真愿意倒

插门做女婿 。 手心手背都是 肉 ， 夏兰 留 在家里 ， 倒不会受欺负 ，

做娘的也不用悬着那份心 。

”

话说到这里 ， 红梅也再难辜负刘媒婆的好意 。 硬着头皮去请

示夏三奶奶 ， 果然不出所料 ， 热脸贴上 了冷屁股 。 也不是出 口 伤

人 ， 夏三奶奶是不屑于再对这个媳妇吐只言片语了 。 虽然生活在

一片屋檐下 ， 早就分了锅灶单独过 日 子 。 关键是人虽然老了 ， 眼

刀子却依然毒 ， 剜得红梅心惊肉跳 。 红梅 自 知办锗了事 ， 婆婆又

要恨 自 己一个洞 。

夏三奶奶瘦得不过一副排骨架子 ， 纸片样似乎一吹就倒 。 脸

上的皱纹水沟一般深 ， 上面赐满褐色斑点 ， 挤得眼阿没地方放 ，



只好藏在外包的眼皮下 ， 窄得就像悬崖间残 留 的一线天 。 那窄窄

的缝隙里漏出来的天光依然让红梅元所遁形 。 年轻时的夏三奶奶 ，

时光倒流五十年的夏少奶 ， 发害高缩 ， 明 眸善睐 ， 肌肤生雪 ， 夏

天总是穿着及踝的青绸长裙 ， 用丝绸手帕掩着嘴优雅地笑 ， 风情

万种 。 和刘媒婆原先是掏心窝子的一对 。 她们是 同 年变成新寡 ，

生活上寂寞得无话不谈 。 不同 的是 ， 夏少奶是狐狸精 ， 男人女人

不屑于惹 ， 绕道而走 ； 刘媒婆是母夜又 ， 男 人女人不敢去惹 ， 仍

然绕道而走 。 两个被孤立的女人就这样走到～起 。 不料好过了 头 ，

土改时瓜分财产 ， 刘媒婆拼着命 ， 抢走 了 夏少奶神龛后藏着的～

尊二尺高金身观音像 ， 并且很快偷偷转手卖 了 。 夏少奶被这一刀

捅得大伤元气 ， 半年才缓过劲来 。 从此就远着刘媒婆 ， 就算 叫 了

夏三奶奶亦如是 。

红梅本是知晓两人之间这一段公案 ， 在屋里接待刘媒婆 已是

错 ， 贸然引荐更属反叛 。

～时之问 暗恨 自 己糊涂 ，
一厢情愿地以

为婆婆会为 自 己 的孙女暂时抛开个人的恩怨 。 孰料夏三奶奶端坐

如佛 ， 凡心似铁 。 红梅心里五味杂陈 ， 默然退出 。

刘媒婆回到厨房 ， 东蹭西蹭 ， 并不想就此罢手 。 红梅心里也

是有气 ： 就有千 日 的不好 ， 也有一 日 的好来 ！ 辛辛苦苦伺候她们

娘儿们 ， 倒越发伺候成外人了 。 我算是没法熬 出 头 ， 可夏兰是你

亲孙女 ， 是你夏家的香火 ， 你要忍心 ， 你就看着它断吧 ！ 碍着外

人 ， 也不好说些什么 ， 背过身用力抹灶台 。 刘媒婆朝偏房瞟一眼 ，

下死劲哗了一 口 ：

“

算我多心 ， 这张老脸也没处搁 。 人家请我还懒

怠不动 ， 老骨头闲得不耐烦 ， 自 己上 门臊一鼻子灰 。 夏兰若真有

造化 ， 托她奶奶的福～辈子也没个头痛脑热求人的事 。

”

说完又并

不急着走开 ， 呵着气凑到红梅耳边问 ：

“

这事夏高能不能拿主意 ？

你问问他 。 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 了 。 那边也没闲工夫多等 ， 急

着要出 门 ， 三两 日 就得有信 回 。

”

红梅一惊 ， 停了 手 ， 狐疑地问 ：

“

这么急 ， 怕 不是人有什么 问题吧 ？
”

刘媒婆拉下脸 ， 冷冷地说 ：

“

这话没得听起来打嘴 。 你是谁 ？ 我是谁 ？ 一笔写不出两个夏宇的

大家子 ， 我若真昧了 良心 ， 提着头也不敢来见你 。 奶奶我是可怜



你 ， 在她手下过得艰难 。 若不把这事 了 了 ， 你这辈子也别抬头 。

”

红梅不知她为何非要卖 自 己这么大一个人情 ， 但顺风转舵的工夫

倒也绝不含糊 ；

“

是 ， 瞧我这张嘴 ！ 我年轻不懂事 ， 多心 了 。 求奶

奶多疼着我来 ， 先稳住 ， 过两天我再探探 口 风 。

”

刘媒婆搁下句

话 ：

“

紧着点 ， 别耽误了孩子 。

”

心里盘算着 ， 也忘了要去摸摸夏

兰的头 ， 颤巍巍地走了 。

红梅送出大门 ， 只觉得屋脊上蹲着的两尊凤凰真的扑棱棱张

开了翅膀 ， 到处是吉祥如意的金色阳光 。 她死死盯着屋格两边 已

被凤雨剥蚀了颜色的兽头鬼脸 ： 就是你们镇得我在这屋里抬不起

头 。 你们赶紧得意着吧 ， 好 日 子就快到头 了 。 夏兰托着黑乎乎的

东西 ， 笑嘻嘻地举到红梅眼前 ：

“

吃⋯⋯吃⋯⋯好吃 。

”

红梅吓了

一跳 ， 是一条蚯蚓 ， 肥肥的丑陋的身体在掌心剧烈翻滚 。 真不知

道这个时候怎么还会有这东西 ！ 红梅一阵恶心 ， 捂着鼻子想吐 ，

一边却飞快地拍 落蚯蚓 。 蚯蚓 落地 的刹 那 ， 她听到 脊梁骨轻轻
“

喀嚏
”

一声 ，
一股冰线从脊背爬进后脑勺 ， 半个身子但住了 。 她

机械地摇过头 ， 夏三奶奶正叉腰站在门坎后 ， 动不动就是一阵冷

笑 。

006

刘媒婆走出夏家大院 ， 前胸贴后背的冰凉 ： 了不得 ， 大 日 头

底下 ， 那院里阴森森的 ， 倒像是荒了几百年 。 邪魔作祟 ， 更觉鼻

塞声重 ， 使劲拧了一把鼻涕 ， 顺手抹在鞋帮子上 。 拾头望 日 ， 日

如一只死了 的眼珠子 ， 蒙着一层灰石 ， 动也不动 。 拐过一条巷子 ，

王芹正在两棵抽树之间晾衣服 ， 衣服人了水 ， 又拯又搓 ， 圭部皱

着脸 ， 准备发脾气一样在棕麻绳上荡来荡去 。 刘媒婆一只脚踏上

晒坪 ， 努力想爬上去 ， 元奈不如意 ， 胖而且笨 ， 上下为难 。 玉芹

忙拉一手 ， 含笑问 ：

“

跟那院里说过了尸 刘媒婆摆摆手 ， 喘着租

9 气 。

s 五芹回里僵座了惋豆历陀 ， 瞩毕匙糟 ，

“

丁铃当嘟
”

但着 ：



.

“

这几天的豆腐还算嫩 ， 是连生赶十几里路 ， 从黑山岭背 回来的 。

这方圆百里 ， 除了黑山岭的黄豆 ， 就做不出这么又滑又嫩的豆腐 ，

s 不粘锅底 ， 也有点嚼头 。

”

刘媒婆在走廊搁着的高凳上起身 ， 利利

： 索索吸溜完 ， 方开 口 说 ：

“

不是吃了你们几年豆腐我才这样说 ， 现

． 在这一辈 ， 就算你们两公婆行事有体面 ， 让人念记 。

”

停了半晌 ，

； 心里打起小算盘 ， 红梅虽然有那个意思却做不得主 ， 万一成不 了

． 事这里反而没了转弯的余地 ， 倒不如先打个埋伏 ；

“

我说大侄女 ，

． 趁早丢开手 ， 真以为那屋里老太婆是菩萨？ 凡事都要过在手里掂

； 出个斤两 ， 不说你是真心 ， 倒疑着你要算计她 。

”

玉芹听了也不动

： 气 ， 仍是笑 ：

“

这是怎么说的 ， 那院里除了～副屋架子 ， 可还剩什

｛ 么呢？
”

刘媒婆点头直叹 ：

“

就是你这句话 了 。 可那屋里人不明 白

呢 ， 还抱着几十年的坛坛罐罐当金银看 ， 铜头烂铁都是宝 。

”

玉芹小心陪了半 日 ， 还是忍不住问 ：

“

依奶奶看 ， 他们是从此

不招这个女婿呢 ？ 还是嫌着我们家连生穷 ， 没得失 了 身份？
”

刘媒

婆 白 了玉芹一眼 ：

“

大侄女糊涂 ， 穷怎么 了 ， 倒退几十年 ， 他们家

想穷还打着灯笼难找 。 我看连生就不错 ， 根正苗红 ， 吃得苦 ， 耐

得磨 。 这样人家出来的后生仔他们不要 ， 难不成找个成 日 里逛街

遇鸟的大少爷不成？ 我看你们也太心急 了 ， 倒让那没记性的王八

羔子长 了脸 。

”

玉芹低头弄衣角 ， 嚎懦道 ：

“

话虽如此说 ， 但我们

连生家实在太不成样子 。 奶奶是他娘家村里人 ， 你也知道 ， 兄妹

五个 ， 老大作好作歹收了房 ， 其他人讲定 了都要走的 。 两个妹妹

还没到年纪 ， 只有老三连启 没法再拖 了 。 连生是奶奶你看着好 ，

介绍给我 ， 我这里说啥也不敢忘 。 连生的意思 ， 不要和连启 隔得

远 ， 相互也有照应 。 奶奶若还有办法 ， 我们就放了心 ，
一切凭奶

奶做主就是 。

”

刘媒婆听得菊花皱纹又是不住地抖 ：

“

你也太贤惠 ， 论理连生

家的事也不用你操心的 。 好了 ， 我该走 了 。 大侄女托付的事 ， 我

留心就是了 。

”

玉芹忙进屋拿豆腐 ， 刘媒婆嘴里客气着 ， 却一手接

过来 ， 抬脚就往外走 。 玉芹像刚刚认识刘媒婆这个人 ， 不错眼地

石

敛
门

： 看着她的背影在巷口 上圩子那头彻底消失 。 玉芹叹了 口 气 。 路是 ：
⋯-． 、⋯， 、、⋯ 。⋯⋯、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． 、⋯⋯⋯⋯、⋯⋯⋯⋯、⋯、⋯．．、、、 ．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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